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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仲夏夜之梦》“绿色世界”的多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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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绿色世界”是莎士比亚戏剧中一种独特的模式，是戏剧矛盾展开并解决的场所，在莎士比亚早期浪漫喜剧《仲夏

夜之梦》中，雅典郊外的森林是“绿色世界”的典型代表，具有自然梦幻、“自由”、狂欢等多重特征，在其变化的本质下蕴含

着莎士比亚对人与自然、人文主义理想等问题的思考。

[关键词]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绿色世界

【DOI】10.12252/j.issn.2096-6288.2021.10.2243

“绿色世界”是罗普·弗莱提出的用以解释莎士比亚戏

剧中一种特殊环境的概念，如森林、丛林、旷野。他认为

“莎士比亚的喜剧大都经历这样一个模式：矛盾起源于‘正

常世界’，展开并解决于‘绿色世界’，然后再回到‘正

常世界’。”[1]在这个世界中，所有的矛盾都得到消解，主

人公在这里经历了一系列变化，真正回归到人性中去。《仲

夏夜之梦》是莎士比亚早期浪漫喜剧之一，讲述了雅典城四

个陷入爱情纠葛的青年男女来到雅典森林，与仙后及小丑剧

团一同被小精灵迫克借助爱懒花的魔力所捉弄的故事。在这

一戏剧中，雅典郊外的森林是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绿色世

界”，将戏剧中不同的线索联结在一起，具有自然梦幻、

“自由”、狂欢等多重特征，并在深层次上体现出莎士比亚

对人与自然、人文主义理想等问题的思考。

一、自然梦幻的世界

“绿色世界”作为莎士比亚所塑造的理想世界，是人与

自然积极沟通的世界，符合“美”的特征，充盈着自然的生

机与诗意，具有精灵世界的梦幻。

首先，莎士比亚以森林的宁静与美丽唤起人们的向往。

精灵越过的溪谷和山陵，穿过的荆棘和丛薮等构成仲夏夜森

林的壮丽；亭亭的莲馨花、晶莹的露珠等构成森林内在的静

谧，仙后的出场也借芬芳的锦帷传递着自然之美。此外，森

林以杏子、桑葚等野果的繁盛，以野蜂、流萤等生物的欢快

展现出自然的蓬勃生机。

其次，莎士比亚对“绿色世界”中的景物进行了巧妙地

组合搭配。月光是一个典型的意象，不论是森林中花草树木

还是活动在森林中的人物都被笼罩在月光下。月亮不仅是戏

剧中人物行动的见证者，更因月光虚无缥缈的存在给森林以

及爱情蒙上了一层浪漫色彩。

最后，莎士比亚以自由穿梭的精灵、爱懒花和女贞花的

魔力赋予“绿色世界”以神秘力量。爱懒花是关键道具，其

神奇之处在于：“它的汁液如果滴在睡着的人的眼皮上，

无论男女，醒来一眼看见什么生物，就会发疯似地对它恋

爱。”[2]它的存在推动了森林的狂欢，解决了四位雅典青年

以及仙王、仙后的爱情矛盾，增添了戏剧的浪漫氛围。后者

是解除爱懒花魔力的道具，它使爱情的力量能够收放自如。

“人化自然”的塑造更增强了这一世界的神秘力量。仙王、

仙后以及精灵们是“人化自然”的象征，他们有着人类的情

感体验，建立了人类世界、精灵世界与自然世界的联系。仙

后提泰妮娅与人类母亲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自觉抚养这位

凡人朋友的孩子。淘气的精灵迫克惯爱在人类中进行恶作

剧，并因失误引发森林中爱情的狂欢，他的存在搭起现实世

界与梦幻世界的桥梁。

现实与梦幻的交织在呈现自然美的同时，又以神秘的力

量使绿色森林成为矛盾解决的空间，建立了人与人、人与精

灵、人与自然的联系，造就了各个世界以及相互之间的和

谐。

二、“自由”的世界

“绿色世界”作为莎士比亚浪漫喜剧中人物逃亡的世

界，是一个逃离传统束缚与理性秩序的自由的场所，代表着

爱情的自由、艺术的自由与精灵的自由。但相对于宫廷世界

的“自由”依然蕴含着“不自由”的因素。

首先，对赫米娅和拉山德而言，“绿色世界”是一个能

够摆脱文化禁锢、逃离外部权威束缚的自由恋爱的世界。在

雅典宫廷世界中，父权大于一切，封建的权威观念使子女处

于父权的绝对统治之下。面对封建家长制和王权制的双重压

制，赫米娅与拉山德为实现爱情从语言的反叛走向行动的反

叛，从宫廷逃往森林，在拥有解放与救赎力量的世界中冲破

爱情的阻挠，赢得个性解放与恋爱自由。

其次，对“小丑剧团”来说这是一个艺术自由的世界。

他们在演出的戏剧中扮演着新的角色，诠释着全新的人格。

身份的转变使他们摆脱了作为手艺人下层劳工的日常身份，

在戏剧中获得了尊重和被关注。“绿色世界”对他们而言既

是一种逃离，又是一种对艺术自由的诉求。 

再次，神仙、精灵们以超自然的形象诠释着精灵世界的

自由。林中有仙王、仙后生活的自由，有小精灵迫克调皮捣

蛋的自由，也有小仙们轻快奔走的自由。他们同刺猬、夜莺

等自然万物生活在一起，在月光弥漫的森林中展开一次次奇

妙的狂欢。魔法的自由使森林在爱懒花的魔力下经历了一场

爱情的狂欢，在加剧又化解矛盾冲突的过程中使雅典森林成

为一个自由而充满喜剧性的世界。

但“自由”中依然蕴含着“不自由”的因素。这个看似

自由的世界中有着森严的等级制度，“其中仙王仙后属于第

一阶层，他们控制着森林世界的秩序；诸小仙、精灵是第二

阶层，他们听命于仙王；第三阶层则是闯入这个魔幻世界的

青年男女和手工匠人，他们共同演绎了一出妙趣横生的魔幻

故事。”[3]此外，“不自由”因素还包括在爱懒花汁作用下

人们主动权的丧失。在森林中，各种偶然的、突发的事件都

处于魔汁的支配下，这不仅体现在人们无法选择是否接受魔

汁，更体现在处于魔汁作用下的人们无法决定自己所爱之

人，甚至魔法的解除也要受到摆布。因此，在“绿色世界”

这个非理性空间中，情节的转变与发展、爱情纠葛的产生与

解决都受到超自然力量的控制，不可否认的是正因魔汁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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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戏剧才拥有皆大欢喜的结局。

三、狂欢化的世界

“绿色世界”是一个典型的狂欢化空间，这里以盛大的

爱情狂欢为主导，以时空的狂欢为背景，以全民性的参与为

外在特征，充满了浪漫气息和神秘色彩。

爱情的狂欢化以加冕和脱冕的仪式体现在雅典四位青年

爱情更替的进程中。在戏剧开端，拉山德和狄米特律斯共同

爱着赫米娅，但赫米娅心属拉山德，海伦娜则因痴心紧紧跟

随狄米特律斯。在爱懒花汁的作用下，拉山德和狄米特律斯

同时爱上了海丽娜，四人陷入复杂的爱情纠葛。女贞花的出

场使魔力得以解除，拉山德恢复了对赫米娅的爱，狄米特律

斯也将一切心思归属于海丽娜。脱冕和加冕的仪式下是拉山

德和狄米特律斯的摇摆不定，爱情从海誓山盟到恶语相向，

从万般厌恶到情真意切，两者急促的转变将爱情的坚贞圣洁

打破，使之具有了随意性与令人发笑的相对性。

波顿和提泰妮娅的“爱情”也是脱冕和加冕的象征。波

顿，一个雅典的手艺人，在迫克的捉弄下套上了一只死驴的

头壳。爱懒花的魔力使仙后睁眼后疯狂爱上了波顿，并使其

尽情享受着奉献珍宝、奏乐演唱等至高无上的待遇。但当奥

布朗用女贞花解除了爱懒花的魔力后，睡醒后的提泰妮娅态

度大变，原本对波顿疯狂的爱恋被震惊与愤怒所取代，波顿

瞬间被脱冕了，成为一头实实在在的“蠢驴”。

此外，“绿色世界”在空间与时间上也具有狂欢化特

征。雅典森林是一个洋溢着酒神精神的空间，在这里，爱情

恢复其纯真本性，每个人都以最本真的面目参与到这场爱情

狂欢中。当拉山德与赫米娅真心相爱时，他的爱情欲望在狂

欢空间中毫无遮掩地袒露出来，在休息时他表白道：“一块

草地可以做我们两人枕首的地方；两个胸膛一条心，应该合

睡一个眠床。”[4]欲望的直接流露使人与人的关系被大大简

化。当拉山德受爱懒花的“侵扰”时，他对赫米娅的厌恶、

对海伦娜的狂热也毫不遮掩，情感的欲望在狂欢的空间中完

全展现。在这片乌托邦式的奇幻森林中，时间也染上了狂欢

的色彩。森林中的时间仿佛是静止的，黑夜与白昼的更替只

是出于场景变换和情节发展的需要，而不具有时间推进的意

义，林中人物身上也不会有时间流逝的痕迹。《仲夏夜之

梦》中的剧情跨度是四天，但最主要的情节——爱情纠葛的

展开与解决只集中在短短一个晚上，这一晚被无限拉长。出

于情节发展的需要，这场爱情狂欢所涉及的主要人物不得不

在一个晚上睡着好几次，做好几个梦，时间的虚拟和任意使

剧情生发出无限的可能。而戏剧中最具狂欢化的时间是爱懒

花发挥作用的一瞬间，巴赫金认为这一瞬间类似于赌博，蕴

藏着急速剧变的气氛。在这场赌博中，每个人都是被动的，

被动中的不确定性增加了狂欢的因子。

无论是爱情的狂欢还是时空的狂欢，都具有全民性的特

点。巴赫金认为，“在狂欢节上，人们不是袖手旁观，而是

生活在其中，而且是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其中,因为从其观念上

说，它是全民的。”[5]除了爱情狂欢中的主人公，仙王奥布

朗、小精灵帕克、排练戏剧的其他手艺人们都是这场狂欢的

参与者。若没有奥布朗，就没有爱懒花的出场，若没有帕克

就没有爱情狂欢的此起彼伏，若手艺人们不以森林为排练场

地，就不会有提泰妮娅的爱情狂欢。因此，这是一个全民性

的狂欢世界。

四、“绿色世界”的现实反观

“绿色世界”作为《仲夏夜之梦》中矛盾展开与解决的

场所不仅是多重世界的综合，更是莎士比亚思想的集中表

达，每一重世界都有其具体的现实意义。

在第一重世界中，莎士比亚聚焦于绿色森林所代表的自

然本身，诗意空间的构造体现出他对自然的关注及对人与自

然关系的思考，以精灵王国为中介，他倡导人与自然的和

谐，以爱懒花和女贞花的魔力表明自然对人类找到自我，获

得真爱的价值。

在第二重世界中，莎士比亚将“绿色世界”置于自由的

视野下，以赫米娅和拉山德对恋爱自由的追求重新审视了爱

情的地位与权利。赫米娅和拉山德向“绿色世界”的逃离的

反叛战胜了封建权威的压制，这是人文主义者向封建神权与

封建制度发起的挑战，书莎士比亚对人文主义思想的讴歌，

对个体价值的肯定。

在第三重世界中，莎士比亚将“绿色世界”置于狂欢化

的背景下，以爱情的加冕与脱冕以及时空的狂欢化表达了对

人文主义爱情自由的反思。在狂欢化的空间中人的欲望得到

了释放，爱情不加掩饰，超自然力量的存在使爱情的消失和

生发只是一瞬间，这暗示着爱情本身所具有的盲目性与蒙蔽

性。因此，莎士比亚意识到在追求自由恋爱的过程中盲目的

反抗热情会使人坠入非理性的深渊，从而埋下自我颠覆的隐

患。在爱情面前应学会平衡感性和理性，在追求个性解放的

同时要遵守合理的秩序，以降低超过一定的度而发生混乱的

风险，获得秩序范围内的平衡与和谐。

五、结语

总之，在《仲夏夜之梦》中，雅典森林所代表的“绿色

世界”是多线交织的世界，具有多重性与复杂性。莎士比亚

将故事背景置于森林，通过对森林自然美与梦幻美的描写，

表现出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认识，鼓励人们以敬畏的态度

与大自然融为和谐的一体，使原始的人性得以回归。同时，

这个世界作为与现实宫廷世界相对的理想世界，摆脱了封建

约束和规范，活动在其中的人们可以自由地释放欲望、享受

暂离现实的欢乐，表达了莎士比亚对个性解放的追寻。但在

自由、狂欢世界展开的同时也暗含着他对完全个性解放的隐

忧。在他看来，真正的自由是解放人的自然性与遵守秩序的

统一，是爱情中感性与理性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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